
王維的入世與出世

骨質疏鬆
現在很流行
驗骨質疏鬆，

特別是女士。我們一向少做檢
驗，自己嚇自己的事情還是少
做。但身邊有不少人會定期檢
驗，近期一親友就提起，吃鈣片
不太舒服，做了瑜伽一會兒，指
數反而好了。
瑜伽包含了伸展、重力及關節
訓練，對骨骼及軟骨都好。年紀
愈大，太劇烈的運動反而有傷心
臟，現代醫學把很多東西都微細
化，骨頭缺鈣，究竟是因還是
果？從前的人沒有鈣片又少牛
奶，究竟怎樣活過來？鈣片是否過
度商品化的結果，多在網上搜搜就
知道。但怎樣護骨，不如又談談。
適量運動和補腎，對骨一定有
用（「腎主骨，腎精對骨骼健康
非常重要。腎藏精，精生髓，髓
養骨。髓藏於骨骼之中，稱為骨
髓，因此腎精充足，才能使骨髓
充盈及促進血的生化」）。黑的
東西補腎，我最喜歡介紹黑芝

麻。另外黑木耳、黑米也可以。
非素食者可煲骨湯魚湯。另外是
多按摩腎俞穴，也可以適度暖敷
或貼薑貼在那個位置。
齒為骨之餘。牙齒也是骨，看

牙齒其實已適度反映骨的健康狀
況，自己可以留意一下。
吃得太多西藥，把外邪壓抑並

往內裡去推，會危及骨骼。很多
肺病轉為骨骼問題，也是這個道
理。有一朋友曾因咳嗽吃了很多
消炎藥，咳好了大半，腰卻愈見
酸軟，後來去中醫診症，都說壓
下去了。中醫不談病毒，只說是
風寒入骨，開了七劑，朋友不斷
放屁，「風」走後，骨便不痛，
但咳嗽也回來，要再服藥加強肺
部，之後才終於兩者也痊癒。她
說，放屁那幾天感覺到骨頭的酸
軟逐日減少，實在是神奇。
在太陽下鬆鬆筋骨、飲食均

衡、注意姿勢，做不傷身的運動
如太極和瑜伽，都對整體健康甚
有裨益。

王維心繫文
學事業，他在
《 文 學 與 教

育》明言「治世之理想，一時一
事也，不必執着：學問之功業，
千秋萬代也，無他，以命殉
之。」相反，在現實生活中，他
卻沉湎於世俗功名的渾水而難以
自拔。
活成了陶淵明的樣子，長出了
陶淵明的心，去除藩籬，回歸自
我，上山的「山」或許是他的心
鄉──有些人在世上走一遭，便
是為了「上山」、「歸家」這個
結局。而隨着光陰逝去，眼下芸
芸眾生，你與我與他，終將成為
史書上的一抹不經意的筆色。唯
獨留下來的，便是這顆不死之心
罷了。
與此相反，王維的內心卻嚮往
着摯友陶淵明悠然見南山的境
界。最後詩人還是摒除之前的妄
念，回歸文學本色。
「深秋至，雲霧繚繞的東籬山
腳迎來一位客人，已經年邁的雲
起（王維）懷抱古琴，打算上
山，尋訪故友。」
這是本書開頭的「引子」，到
了尾聲，王維「他猛然想起枯淵
的無弦琴，自己雖然嚮往，卻從
未懂得其中真諦──原來大象無
形，大音希聲，無弦所致無聲，
或許正合天籟之音的清微淡
遠。」前後呼應，若合節拍。
晚年的王維一洗鉛華，有慧黠
美麗的明月相伴，最終覓到靈魂
棲身之所──文心，也是人生一
大幸事！

《上山》一書通過描繪盛唐眾
生相和自由開放的社會環境，試
圖探討入世與出世、詩意審美與
政治矛盾的調和之策：以兩個核
心人物的對比，探討不同人生態
度的軌跡——如何面對他人，如
何面對集體，更重要的，是如何
面對自我。
這也是作者自況「長久以來的

困惑……以筆為戈，以文當歌，
借抒古人之懷，可以知大地，可
以明心鏡」。
作者吟光，畢業於香港科技大

學的人文學院研究生，曾以真名
羅旭書寫文學評論，又以筆名吟
光撰著幻想小說，爾今，她又穿
透時光隧道，傍及歷史題材，以
流麗的文字呈現：既有古典色
彩，兼備現代筆法，融匯成這樣
一部新意之作，令人刮目相看。

（《穿透古色歲月去讀王維
──序吟光〈上山〉》，下）

「香港小姐」選舉，雖然不及當年的矚目，
亦由於多年前開始，TVB的開放宣傳策略，但
凡是報名參加被安排面試的佳麗們，傳媒記者可

以任影唔嬲，透過傳媒的娛樂新聞圖文並茂的報道，不管佳麗們
是否入選為候選「港姐」，觀眾對她們就能任意的評頭品足，成
為不少人茶餘飯後的話題。
有前港姐感慨地說︰「我們當年參選比近年的佳麗幸運很多，

因為以前沒有互聯網，只是在某些『被遇見』的場合，有個別的
人對我們評頭品足一番，但有互聯網後，網上經常出現對佳麗們
評頭品足的『毒舌』，所用的文字非常刻薄及惡毒，令人慘不忍
睹的已算是『正常』喎！科技進步不斷帶給人類很多的幫助，然
而人的修養素質卻在大大大地退步，某些人利用了互聯網，用不
知所謂的文字『殺人』。」
另一位前港姐就認為，無疑參加選美的女生們都有被人評頭品足

的心理準備，暫且不論容貌，至少這些女生們表現出她們自信和勇
氣的一面，就算被人嘲笑，自己承受不影響他人，而且審美眼光各
有不同，縱然被形容為「盛世美顏」的女生，也會有人說︰「不喜
歡！」如果人與人之間多些鼓勵別人的說話，這份「內心美」比盛
世美顏更值得「自傲」。前港姐還說︰「真希望電視台回復以前對
參選佳麗那份神秘的保護網，在佳麗被確定入圍之前，不可以讓
任何人隨意地拍攝到佳麗的容貌，減低她們在賽前就要承受着種
種壓力，事實現今的網絡欺凌，已嚴重到摧毀不少人的正常心智
和精神了。」
筆者問這位前港姐︰「假如是在現今的社會狀況，你會否參加

選美？」前港姐說︰「我不知道！畢竟我是走過這條路，只能寄
語這年代參選的女生們，要有強大的心理建設和強心臟，是選美
必須的裝備。」

參選必備强心臟
曾有人問過這樣

一個既黑暗又有趣
的問題：「若人生

中剩下最後一頓飯，會吃什麼？」對
於天命而言，這個問題簡直無須思
考，答案很簡單，絕對是「叉燒
飯」。一碗叉燒飯，若再加上一隻太
陽荷包蛋，堪稱人間美味，實在令人
死而無憾了。
但話說回來，我們也無須如此「黑

暗」。何須等到最後一餐呢？平時健
康開心的時候，就用叉燒飯犒賞自
己，豈非美哉？
天命與叉燒的情緣，從小時候已經

開始譜寫。小時候父母外出工作，我
便常常買現成的菜來吃。那時候，叉
燒往往是我的頭號選擇，「肥燶叉
燒」更是美味中的美味，若師傅能多
澆上一點汁，再多的白飯也不夠解
饞。對於叉燒飯的熱愛，可並非天命
自己的專利，連倪匡也說，他在香港
拿過酬勞後的第一頓飯，便是叉燒
飯——有大師加持，更令人回味！
那麼，到底哪一家的叉燒最好吃？

其實，大酒樓的出品自然不俗，但我
本身比較愛吃招牌小店，天后和柴灣
有兩家檔口，是天命常常選擇的去

處。除了他們的出品特別優秀之外，
皆因在天命心中，叉燒飯是親切的
「平民美味」，從我們常說的「生嚿
叉燒好過生你」這類俚語，足見香港
人對叉燒的感情。與街坊坐在最平民
的地方享用，才是「天時地利人和」
俱備的享受。
有人問天命：「師傅，那麼從八字

可以看得出喜歡吃什麼飯嗎？愛吃叉
燒飯的人，八字會有什麼特性呢？」
在這方面，天命倒還沒有仔細研究
過，但叉燒是豬肉，而豬是「亥」，
會不會是八字帶「亥」就對豬肉特別
有興趣呢？目前天命不敢肯定。但可
以分享給大家的資訊是，我自己的月
令確實有「亥」，至於是巧合或是事
出有因，還待日後考究！

叉燒情緣

翻開母親的舊
相簿，原來還收

藏了不少我初入行採訪的照片。
翻舊照片最滋味，每一張相都有
不同的感覺，最開心的是能在照
片中人最輝煌最重要的時刻，我
也有份分享，儘管我只是個小小
娛樂記者，但我承認遺傳了父親
的那一身正氣（自己讚自己，有
點汗顏），不過卻是事實，到今
天那份正氣仍然愈升愈旺，也因
此今時今日就更燒得盛！
其中一疊舊照片中，是聲哥林
家聲和麗姐吳君麗為「頌新聲劇
團」排戲至演出，那時候父親為
「頌新聲」宣傳，幾乎聲哥把他
的「頌新聲」的演出都交給家父
負責，而我那時剛入行不久，伴
着父親去看排戲看演出便當作學
習，當作採訪，所以有機會拍了
不少照片！可惜我的天分差，天
天對着這些大佬倌，卻沒有用心
地看沒有用心地去了解，父親總
批評我：「水過鴨背！」想起也
慚愧，慚愧完之後仍然不改，直
至幾十年後的今天仍沒有改進，
實在教而不善！
今天算是接了父親的
棒，做些宣傳工作，且
也為粵劇做宣傳，像李

居明師傅的作品，像蓋鳴暉的演
出。不過也是沒心沒肺地不肯用
功，還好我已經很有耐性地看，
很有耐性地聽。
在那一疊舊照片中，的確只是
一疊，如果要把我家收藏的照片
翻出來，真是有很多很多說不完
的故事，只是知道照片故事的人
都漸漸離去，把故事也一起帶
走；照片是我拍的，但照片中人
的故事我還未有條件知道，可以
知道的他們都是父親輩的長輩，
我是錯失了很多聽故事的機會，
遺憾呀！
每個人在年輕的時候，是永遠

不知道走錯一步會悔不當初，又
奇怪怎麼我們的長輩語重心長地
教導，我們會當耳邊風，抑或他
們沒有落力地去教，沒有咬牙切
齒地去教，而令我們沒長記性，
要到長輩都離去了，我們才醒覺
沒有聽他們的，如果聽他們的教
導，聽他們分析，聽他們講經歷
了的故事，我今天不是應該更好
地發揮我的大器，做更多更正
氣、於我的孩子更健康的事嗎？

錯過了的故事

凌晨兩點下班，通宵的小巴上
乘客不多，揀了個靠窗的座位。

已經有報紙出了印廠，成包成包地堆在路邊，等
待附近的報販子拖回去上報攤。路對面的24小時
車仔麵舖裡，影影綽綽，隔着磨砂的玻璃門，能
看到若有若無的鍋氣在前廳氤氳，有人正埋頭吃
一碗麵。
灣仔到金鐘，彷彿是一瞬間的事。舊立法會大

樓的穹頂、拱門、石柱，被街燈勾勒得輪廓清
晰。蒙着眼睛的自由女神，右手天平，左手寶
劍，在暗淡的夜色裡，既孤絕又清冷。繞着遮打
花園的一圈鳳凰木，羽冠亭亭枝丫婀娜。
等紅燈的時候，再看窗外，已是蘭桂坊的街

口。四個方向照射過來的燈，恍如白晝。有一對
情侶靠在大廈外牆上擁吻纏綿。他們身後的巨幅
廣告牌下，五六個清一色黑T恤的年輕人，席地
而坐眉飛色舞，不時發出笑聲，像是在討論一件
極有趣的事情。不遠處，一個身形壯碩的男人，
低頭抱着膝蓋，獨自坐在打了烊的櫥窗前，也看
不清楚他的臉。他的腳邊豎着一瓶喝了一半的啤

酒，背後的櫥窗裡，高挑的女模特擺設，穿着了
一條裙襬寬大的連衣裙，塑白的面孔，直直地盯
着路對面。
車子再次等紅燈，窗外正對着燈火通明的便利

店。店裡似乎一個客人也沒有，女收銀員正打着
一個長長的呵欠，一手捂着嘴、一手垂在櫃枱上
的樣子，微胖而呆萌。
夜愈發深了，路上仍有行人手插口袋，不緊不

慢地走着。有人在街邊的自助提款機前專注操
作，等錢正在吐出來時，下意識警覺地左右掃了
兩下。還有依靠助步車出行的長者，一步一步朝
前艱難挪動着。
白天這一帶都是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想必長者

怕阻街擋了年輕人謀上進的路，才選在夜半人稀
的時候，出來活動活動筋骨吧。不過，夜深人
靜，長街寂寂，長者步履蹣跚形單影隻的背影，
讓人看着不由得心生酸楚。
過了上環，皇后大道開始收窄，街燈也不如之

前明亮。小巴司機似乎急於擺脫擋風玻璃前悠長
無盡的昏黃，全力衝刺了一段，又戛然而停，回

頭收下到站乘客遞過來的十蚊，哢嗒一聲關了車
門，又放量朝前衝刺。還未盡速，又猛踩剎車，
收錢、開門，待乘客下車站穩，車子再次加足了
馬力。
我在士美菲路下了車。沿着細長的緩坡，往家

的方向走。路過24小時麥當勞時，饞蟲上喉，頓
時覺得飢腸轆轆。推門進去要了一杯牛奶，一個
漢堡。特意上二樓想找一處臨窗的位置坐下來慢
慢享用，居然差不多滿座。轉了一圈，最後在樓
梯口找了一個狹窄的位子坐了下來。放眼看了一
下，前後左右的人，都正趴在桌上睡覺。
趴着睡肯定不舒服，不時有人爬起來換個方向

再睡下去。還有人從睡夢中坐起來，眼也不睜掄
起拳頭朝着自己的肩膀砸上幾下，呆坐了片刻，
再次栽倒在睡夢裡。
我注意到鮮有女生在這裡留宿。
咬一口漢堡，啜一口牛奶，我正打算忘掉今天

發生的一切，虔誠地為五臟廟上個供，鄰桌的人
突然響亮地說了一句夢話：今日返工唔可以再遲
到喇！

香港，凌晨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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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去詔安。這個念頭很
久以前就在腦海回轉。
詔安在哪兒？是個什麼樣
的地方？我通通不知道。我
所知道的是，詔安有一個畫

家叫沈耀初。
上世紀80年代末，擔心中華文化在海外消
失，我開始接觸水墨畫。在南洋我們叫中國
畫，因為那畫很中國，不只是畫的主題內
容，就連所有的圖畫用品全都來自中國。
南洋人大多沒聽過水墨畫。我也是那個時

候才曉得，水墨畫用毛筆，蘸墨，加水，然
後就在宣紙上畫起來。每一筆線條都一清二
楚，純粹黑黑的墨，愈是單純的東西，愈難
處理。沒有其它色彩幫忙掩飾那拙劣的筆
法。墨分五色，還有一說是墨有七彩，水墨
畫講究輕重、虛實、濃淡，這就產生不同韻
味的黑色。
聽老師講完，不必繼續思考就有結論，那

就是中國畫很難。
沒有帶着偏向虎山行的勇氣，僅是太喜歡

中華文化，心裡一直記掛着父親說過的：
「華人自己不參與，不推廣，有一天中華文
化在南洋消失，就是華人自己滅掉的。」父
親老是警告我，「不要等到後悔也來不及了
才來懊惱。」可是周邊沒有藝術學院，找不
到水墨畫老師，幻想往書裡搜索，卻也找不
到書。今日淘寶時代聽到找不到書，不會相
信。但在那物質貧脊的年代，確實連一般的
書也找不到，更遑論藝術書。
一回無意中在吉隆坡遇見台灣出版的《藝

術家》月刊，驚艷，大喜若狂。半本文字
版，集藝術評論與畫展資訊，另外半本彩色
版，包含中畫西畫，內容豐富。馬上訂閱，
求知若渴的藝術愛好者每個月一本，書到家
裡便捧着不放，從頭讀到尾，是最用功的一
本書。
在找不到老師也看不到畫家揮毫的時代，

很多畫頁正好作為臨摹的版本。
就是在這裡初遇沈耀初先生。
沈先生的圖畫幾乎都是墨，極少色彩，每

一筆交代得清清楚楚，無論筆法和構圖都畫
得極簡，卻給人豐富厚重的感覺，每幅圖都
值得細細「閱讀」，非常耐看。一直到2017
年，我去詔安回來，託漳州年輕好友琴幫我
網上購書，《沈耀初談藝錄》裡，有一段是
《我的藝術創作觀》，沈先生說了他的審

美：「為承載五千年歷史，為體現千里河山
所孕育的中國藝術精神，一切筆墨展現，總
是寧大勿小、寧拙勿巧、寧重勿輕、寧厚勿
薄，寧遲勿速為宜。」沈先生特別重視的是
「筆墨可以求簡，但仍宜在重、大、拙、
厚、遲的原則下為之」。
當時我就是對他圖畫裡的穩當堅實，毫無

花巧一見鍾情。從而去看他的簡介，發現他
是福建詔安人。福建我知道，詔安在哪兒？
我真的很想去看看那地方，出一個畫得這麼
好，又這麼樸實淡泊的畫家。
做夢也想不到，有一天我真的站在中國大

陸的土地上。那是一個遙遠得只有夢中可以
抵達的地方。一次在廈門一個私人畫廊，朋
友帶去買文房四寶。一推門，迎面而來的幾
幅墨黑作品，那手筆，一看，我脫口而出：
「這不是沈耀初先生的畫嗎？」畫廊女主人
陳女士聽朋友介紹，知道我是南洋來客，驚
訝回問：「你知道沈耀初先生？」
幾幅畫都是簡簡幾筆，畫公雞母雞和小雞題

「全家福」，還有兩幅八哥和一幅老鷹，背景
也極簡約，應了沈先生自己說的「繪畫不重一
點一畫的精巧，而重總的氣勢」。佇着看了很
久，忘記自己是來買紙筆的，忍不住讚賞「真
好看。」原來隔鄰亦屬同一個畫廊，牆上掛的
亦全是沈耀初先生作品。我好奇：「你為何有
這麼多這位台灣畫家的作品？」
陳女士微笑：「沈先生是我先生家鄉人。」
「台灣？」我的印象沈先生在台灣。
也是畫家的陳女士搖頭，「不是，是詔
安。」
我張嘴，「詔安近廈門麼？」
「詔安在漳州。」我記下來。陳女士又

說：「詔安還有個沈耀初美術館。」
我選好幾支毛筆，陳女士介紹：「這筆也

是詔安來的。詔安有很多畫院，很多畫家，
還有，詔安人姓沈的特別多。」不在畫廊的
男主人，原來姓沈，也是畫家。
從那時開始，詔安成了我的念想。究竟是

個什麼地方，出這麼多畫家，最具吸引力的
詔安人當然是沈耀初。沈耀初從小喜歡繪
畫，後來到汕頭藝術學院求學。（到了詔
安，發現原來人在詔安腳一跨，隔壁就是潮
州。）1948年他到廈門辦個展，過後與朋友
到台灣，突然發生戰事無法回家，只得留在
台灣，教書和畫畫，特別喜歡花鳥畫。他接
受訪問時說：「一般人以為山水難，花鳥

易，其實不然，花鳥更需要穩固的基礎。寫
意的花鳥，一筆就是一筆，稍有差錯都不
行，不能再加潤飾修改，是比較困難的。」
沈先生的花鳥在像與不像之間，他說：「畫
得像是容易的事，難就難在不像。我就是要
達到跟人家的不一樣。」不一樣的沈先生到
68歲的時候，才獲得「中華民國畫學會」的
金爵獎，並應邀參加巴西聖保羅國際藝術雙
年展。他的作品從此走上國際。74歲在友人
相助下在台北買了一公寓，結束在台灣30年
的漂泊生活。1982年76歲的他和大陸的兒子
取得聯繫，到香港和兒子媳婦相聚，並回到
詔安小住12天。
這回到詔安，要感謝漳州的黃和琴。琴原

本建議她從漳州開車載我過去，但我堅持搭
動車。琴是我疼愛的年輕小友，捨不得她勞
累。她一路的相陪讓我安心。兩個多小時
後，黃安排的朋友鍾主席到車站接我們。首
個景點就是沈耀初美術館。美術館外工人正
在為「大美詔安全國書畫聯展」忙碌佈置，
鍾主席告知，這是內地知名美術館，連北京
的名家也到這兒辦展。
當因緣俱足，便自然相遇。心中充滿喜悅

去看沈先生的畫，牆上的作品在雜誌裡幾乎
都看過，仍放緩腳步，喜愛藝術的人最想看
的是原作。見我依依不捨，鍾主席找來一本
沈先生畫冊送我。離開畫廊我們一路走到牌
坊古街。
詔安老城在明清時期建有近百座牌坊。現

尚存有14座。其中8座為明代所建，清代的
有6座。我們行走的是南詔鎮縣前街至東門
街的8座明清牌坊。今天到處在仿古，許多
古鎮古村是旅遊首選，於是有些地方甚至特
別建設新古村落來吸引旅客，然而當年這裡
在翻新修建時，不少村民將牌坊拆卸，有的
可能稍有知識，把牌坊圍到自家房子裡，成
為庭院的一個部分。還有的拆掉一半留下一
半，這就讓他的房子景象奇特，屋頂上有牌
坊，牌坊夾在新建築中間成為一道牆的也
有。但這樣的風景不會是沈耀初先生想要看
到的吧。
詔安行圓了我的夢，這麼多年過去，終於

來到沈耀初先生的故鄉，然而，你若要問我
為什麼如此堅持，我也回答不上來。只能說
有些緣分很難解釋。一切只是因為喜歡沈耀
初先生的圖畫，便就想看一看真跡，簡單的
人簡單的想法，沒有其他的意思了。

到詔安看沈耀初先生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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